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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謝謝李教授接受大地技師期刊專
訪，人物專訪不談硬性的東西

（李：你們講看看，甚麼是柔性？

甚麼又是硬性？）希望能請受訪的

先進與大地技師分享多方面寶貴的

經驗。

李老師此時，就我們所提「硬性、柔性」的名

詞，開了我們一個玩笑，要我們界定一下兩者

的定義，引起在場眾人大笑。

問： 老師在民國 59年就讀土木系，近年
國內許多土木背景出身的學者身居

要津，四、五十年代就讀土木科系

的評價很高，當時的想法為何？

李： 當年大學聯招分為甲、乙、丙、丁四組，
每一位高中生都得選擇一個組別。我念高

中的時候，和在場各位一樣，選擇考甲

組，大致就知道要讀工學院或理學院。但

是高中時期，對於工學院、理學院科系的

內容還是不了解，要說何以就讀土木系？

我們都一樣，都是按著聯考分數分發進土

木系。

問：那時，土木系排名比較前面嗎？

李： 那時，電機、機械排名還是在前面。主編
提及近年有許多位土木系學者入閣，從聯

招科系排序來看，土木系的學生不見得是

成績最頂尖的；但或許因為沒有完全埋首

書堆，有餘力接觸不同層面的事務，在土

木科系繼續深造發展的人，在人際關係上

EQ比較穩定。

李： 這是土木系的特色，當年聯招如同在桌上
撒豆子，每個人滾動到成績對應的科系。

我只是比較幸運，家在台南又考進成大。

另外一點，莊長賢教授在高中與我同學，

大學聯考進入成大土木系的名次高我兩

名，成大土木系分甲乙兩班，按聯考分數

採輪序編班，莊老師和我又同編到乙班，

接棒編輯大地技師期刊，就本期期刊人物專訪的對象，編輯團隊很早就有了共

識，要訪問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特聘教授 — 李德河老師。李老師在民國 72年取得日
本京都大學博士後，回到母校成功大學土木系任教，春風化雨超過 30年；栽培了許
多大地工程師與學者，在工程與學術方面有卓然貢獻。

經過聯絡安排，我們一行人包括范景雲秘書長，鄭豫謹主任委員，高秋振總編

輯與張瑞仁主編；約定在今年 9月 12日第 15屆大地工程研討會會場，在李老師主持
完「草嶺山崩與華山土石流邊坡滑動問題」特別論壇後，借雲林古坑王子大飯店一

樓，我們和李德河老師與古志生老師有一場饒富趣味，收益良多的訪問。以下是我們

訪問的摘要，以「問」代表編輯團隊，李德河老師受訪則以「李」摘述，訪談中，古

志生老師亦分享許多寶貴的看法，在文中則以「古」簡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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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一前一後。（編按：莊長賢教授為第

15屆大地工程講座講員，李德河教授為第
12屆大地工程講座講員）

問：老師所提，大概是當年多數學生進

入土木系的狀況。但進入土木系

後，甚至畢業後是否願意持續留在

土木圈內，則看各人選擇。在學期

間很多人轉系，畢業之後很多人轉

行，老師的看法如何？

李： 堅持留在土木系有兩種情形，一是被動，

一是主動；各位是主動留在土木系嗎？大

概不是，許多成績好的同學可能都轉系

了，但是能繼續在土木系，代表大家的成

績也沒差到被當掉。這樣想起來，如今各

位能在土木界裡出人頭地，某個程度，還

得感謝那些轉系的同學（眾笑）。

李：若說我個人口才不好，但也因為口才好的

人離開了，我才能有一口飯吃。大多數土

木系的學生，成績應該都是在中間。這樣

看來，土木不也是一種中庸的學術和實務

嗎？我們也會用到尖端的科技，但別人不

會認為土木是尖端的行業；或許我們使用

的材料很普通，但卻也能構築不凡的作

品。土木是中庸的學門和技術，但卻是社

會需要的專業。

李： 有一年擔任土木系導師，有一位成績優

秀的同學，告訴我要轉系。我問他要轉

到哪裡，他說要到機械系。我和他分

析，成大機械系一共有三班，約 150

人；當年你的成績考得不如他們才到土

木系，現在成績進步了，要轉到那競爭

激烈的環境有辦法出人頭地嗎？若對土

木沒有興趣，與其轉去機械系，不如到

地球科學系，因為班級人數少，又與土

木有關，在地科系更有機會發揮。綜合

李德河教授接受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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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我們留在土木的人，或許考試成

績不盡如人，但盡心努力都能有自己發

展的一片天空。

問：老師在就讀大學的年代，大地工程

已有雛型嗎？

李： 當年還沒有「大地」，還算是「交通、路
工組」下的一支。事實上，道路路基、路

面也和大地有關。我讀了兩個碩士班，一

個在成大唸土木系路工組，一個在日本京

都大學。

問：在成大時，您師承那位老師？

李： 胡邵敏博士。當時胡博士剛自 AIT學成
返國。我當時約 22歲，胡博士當時才
30歲，回到成大任教職。我和莊長賢老
師一起請胡博士指導，是胡博士開山入

門弟子。我碩士學位口試委員，一位是

歐晉德博士，另一位是某大學土木系系

主任。當年碩士畢業就可以到大學任教

職。記得碩士口試時，時任系主任的口試

委員問我畢業後方向？並邀我到土木系擔

任講師。所以記得：要發展，要往人少的

地方去。我有些同屆碩士班同學進到逢甲

任教。

問：念完碩士後，老師決定留學的想法

為何？

李： 我是南部小孩，在國內念完碩士後，一開
始並沒有再留學的打算。在成大時，我曾

修過水利系張玉田老師的科技日文，張老

師是山東人，二次大戰前去到日本留學；

個性十分耿直善良。張老師來到台灣，先

參與石門水庫工程，爾後來到成大任教。

他鼓勵我們去日本深造，透過張老師介

紹，我和幾位同學才有機會去日本留學。

當時是戒嚴時期，留學生要有留學護照，

並且要先經過留學國家語文考試。我在大

三、大四時，曾去中文系旁聽張良澤老師

的日文課（順便欣賞一下中文系的女同學

吧），到大四就能閱讀一些日文文章，也

通過日語考試。張玉田老師幫助了很多學

生，他知道我念路工組，就運用他的關係

幫我找專研大地的老師。由於張老師在日

本學界輩分高，我們這些被他引介的學

生，就受到張老師在日本的同學、學弟協

助。

問：老師到日本後的生活情形如何？

李： 雖然在台灣通過日文考試，去到日本前

半年非常辛苦，因為聽也聽不懂，上課

筆記也寫不來。我就想起大學時代，班

上有好些僑生同學，有的僑生沒有中文

底子，就很難在學習上跟得上進度。我

到了日本，一方面是語言的問題，另一

方面則是生活習慣不適應。在異地留

學，很多留學生生活溝通障礙重重，容

易出現精神鬱悶的狀況。各位若真的有

機會出國深造，個性上活潑外向，不畏

怯與人互動才能早些適應。在日本前半

年，在學校的時間就像個小媳婦一樣，

在研究室中，還是有熱心的同學願意和

我互動。這段日子的經驗讓我回國任教

職時，對於班上的僑生多一些照顧，畢

竟他們受到先天語言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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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這樣看來，學生在大學階段的學習

還是可能受到一些因素影響。老師

對於大學生在學成績與求學態度的

看法為何？

李： 任教這麼多年，我覺得大學的成績不能代
表整體學習的成就，它或許可視為學生對

大學課程了解程度，成績好代表對大學課

業處理得比較好。有些人成績不見得優

秀，但處理事情上細心周詳。有人發現在

學成績優秀的同學，就業常偏向穩定的工

作，反倒是表現平常的學生，進入社會

後，有很多開創的表現，相對地，對學

校、系上回饋更多。

李： 有些在學成績優秀的人，常無法了解其他
人在學業上何以無法得到高分，容易缺少

同理心，做出的判斷和定出的規矩，常常

窒礙難行。以美國與日本為例，美國確實

是世界第一的大國，日本相較之下，或許

可以說是排名第二的國家。排名第二，意

味著向上還有發展的空間，也必須處理向

下的關係；至少，有兩個大的面向要處

理。若位居第一，學到的很多是對跟隨者

的角度。但若只學到向下的互動模式，回

到自己的國家，環境卻不是如此；當需要

處理往上和往下兩種關係時，有些態度與

方法，不盡然適用。我在日本留學，日本

人對於國外一流的科技，他們會學習引

進；但他們同時也發展對於相對弱勢地

區、國家的關係。這種對上、對下都求發

展的態度，值得我們參考。

問：老師熟悉國外學術和實務的發展，

您覺得大地技師如何可從其中學

習？

李： 日本人喜歡閱讀及寫書。大家可以比較歐
美和日本學術界、工程界在撰寫論文、紀

錄的方式，歐美偏向說明概念，日本則習

慣於記載細節。日本人常翻譯國外的著

作，對於他們自己的研究或工作會留下詳

細的紀錄。工程師若懂得日文，依我的經

驗，大概半年時間，就能掌握日文論文的

大意。從日本人的書刊中可以汲取到很多

經驗，特別是研究、施工上的細節；可讓

工程師消化後應用。日本學術界當然也嘗

試以英文發表論文，多數的工程師對英文

不陌生，掌握這日文、英文兩大語系的資

料，眼界自然開闊。美國身為世界強國，

一定有其原因；日本幅員及人口足以形成

一個可以實作的市場，他們面對自身諸多

問題，發展的經驗和模式有其可參考性。

李： 台灣近年來沒有大型的工程實務，技師透
過自修，接觸到歐美、日本的大型案例紀

錄，可以學習到很多。

李： 日本學術和實務界研究的態度有如 A型
性格，他們做事和記錄的方向詳實認

真。對於研究的案例，整合度高，調查

資料很完整。但對於台灣的工程界大而

化之的慣性來說，我們會覺得他們十分

瑣碎。日本工程界的從業態度值得我們

學習，如果能多一分謹慎，我們的品質

自然可以提昇。

問：從國內日商執行工程的態度，可知

他們施作嚴謹，重視細節和資料。

在這方面，老師覺得國內技師可以

學習的點為何？

李： 日本工程師的態度正如你所提。相對之
下，國內業界執行時，對於這些步驟、資

料則常抱持「大概多少」的態度；這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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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要研究、要檢討，就很難運用。我們

若要繼續求發展，不可能再以這種放鬆的

態度，因為以前落後台灣的許多國家、地

區的技術都在成長，若不能精益求精，一

定會被競爭者趕過去。以大地技師為例，

目前台灣的工程環境，還可以容納目前技

師的人數；但誰能確保爾後的市場？有朝

一日，跨出台灣競爭時，你若無法做到或

接近歐美日技術的層面，怎可能有競爭

力？

問：老師返國後就進入成大任教職，在

學校研究的方向為何？

李： 雖然是在學校任教，但我從事的研究大概
都與實務有關。這是大地組老師教學研究

的特色，一定會與工程連結。我開始研究

泥岩，接過國科會、高公局委託專案，甚

至構築實際泥岩邊坡進行測試。以水保局

在台南龍崎牛埔水土保持示範區為例，他

們測試各種不同的護坡工法，我請學生每

年記錄各工法的變化；也申請專案在現場

實際施作我們的研究工法，迄今還是維持

穩定。

李： 在成大任教這麼多年，和實務上許多單位
接觸，協助研究處理的問題包括邊坡，地

盤下陷，液化等問題。當我們徹底地了解

岩石、土壤材料的本質，研究材料與工程

設施的互制行為；就能夠找出各項工程問

題的緣由，進而找出最合理的方法處理解

決。

問：老師從日本回國後，會把日本學術

的要求標準帶回來要求學生嗎？

李： 我們已經談過日本人做事的嚴謹性，我自
己不是 A型個性，也不太習慣他們的做事
方式。回國從事教職，對我來說彈性比較

大。至於對學生要求，當然要看學生的條

件與態度。現在的學生接收的資訊多，在

某個程度比你我都要聰明，但是資訊多就

不容易深入，相對地在思考問題這方面就

不夠主動積極。有時候丟一個問題給學

生，他們可以很快地蒐集很多資料，但這

些資料和這個問題有無相關？是否切題？

卻常不是學生注重的重點。資料沒有消

化，就無法從既有的研究找出獨創的看

法。

李： 當社會的思考模式偏向淺碟式型態時，我
想你們這些技師界的前輩也得了解年輕工

程師的特性。說不定你們還得發展出適合

年輕人們作息的上班時間呢！

李： 不諱言，台灣對於人才的培養運用偏向輕
薄的電子業，或許在現在土木養成的人

才，不見得是頂尖的；但這個潮流，很難

以少數人力量去改變，只能去適應它。換

句話說，這些從事土木的年輕人，業界必

須盡力栽培，讓他們有環境可以提升自

己，努力達成高水準的工程專業。畢竟各

行各業未來的競爭對手，將是世界各國的

同業；台灣業界栽培後進，要讓工程師懂

得在語言、解析問題的能力與處理事情的

方式，有改變提昇的機會。

問：老師您對工程師與人文素養的關係

的看法為何？

李： 談到這點，我相信大地工程與所在的區域
密切相關。大地技師一定要與這塊土地結

合，才有發揮的空間。舉例來說，台灣北

部的工程師來到南部處理當地的問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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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著不熟悉南部地質特性而失敗。這種

地區性的工程環境事實上就是在地的歷

史，當瞭解區域的歷史、環境，某個程度

也是建立對在地人文的關懷。以大地技師

常辦理的工程災害調查，無論是發生在過

去或是現在，就是在做一種人文調查。

以前在台灣，歷史曾經是禁忌，書面

上得到的歷史資訊不見得正確。但當技師

們現在去調查事故來龍去脈時，一定得找

出當地人文歷史和地質背景。以台北汐止

為例，當汐止老街以外的區域開發越來越

多時，河流淹水災損的事件就增加。老街

何以成為一個災害潛勢較低的安居之地，

一定是先民們開始在靠近水域的河岸邊居

住後，受到天災淹水後，逐漸搬遷到老街

附近。各位在某個區域進行地質鑽探，如

何判定鑽探的成果正確與否？當然就需要

了解這個區域的沉積環境。台南市臨海岸

區域原來是台江內海，是一個潟湖；後來

曾文溪改道，由上游沖下大量泥沙，使日

漸淤積的台江內海形成一海埔新生地。以

前在地工技術上編寫台南都會區地質特性

時，我們發現在海平面以下 5 M到 10 M
間有一層 N值約 30以上的砂層，查閱地
方的歷史記載，前人將這層砂層取名為

「鐵板砂」；當年荷蘭人或鄭成功的船艦

駛入台江內海時，船底觸及這層砂層時，

會因而破損，就有如踢到鐵板。把我們大

地的專業和在地的人文歷史結合在一起，

豈不是一件好玩有趣的事嗎！

問：老師對於大地技師有甚麼期勉？

李：首先，大地技師在從業過程，還是要先了

解要處理問題的本質，泥岩邊坡不穩定的

問題緣由？鄰近高速鐵路道路下陷的問題

為何？要對本質、成因下基本功，才可能

進一步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古：台灣有特殊複雜的地質環境，大地技師在

國內處理不同地質問題，北宜高速公

鄭豫謹主委、李德河教授與張瑞仁主編合影



13第 7期

專訪 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特聘教授李德河

路、南迴鐵路、深開挖、高鐵、捷運⋯

等等，在台灣多變的環境中養成累積經

驗，真要到國外處理工程問題，相信成

熟的技師能力不會有問題。當然，台灣

顧問機構的規模都不大，技師公會是否

可能成為專業人力的資料庫？以技師專

長的領域區分成小組，當台灣各地區發

生大地工程問題時，或許不是公會的理

事、監事出面，而是由理事長與專業小

組的技師代表公會因應，這就是大地技

師的專業形象。有時土木技師，水土保

持技師會發表對大地工程問題的意見，

但大家都清楚，這類的問題還是應該讓

大地技師來回應，最為專精適宜。

李：公會建立人力庫是有必要的，一旦有災害

發生時，專業人力庫就能適才適用。

李：我常常向學生提到，就讀電機、材料、土

木的學門，土木工程的賞味期應該最久；

很多大學學到的理論，幾乎沿用至今而不

會有太大的變化。在土木中，又以大地工

程的工程師越陳越香；因為每一處的大地

環境不盡相同，接觸過一個區域，就可以

累積這個區域的經驗。我回國任教後，先

從事泥岩，沉積岩方面的研究，沒碰過變

質岩；但後來轉向變質岩，就累積了這個

領域的學識。說起來，大地技師折舊少，

價值越老越寶貴。

李：以近來異常天候造成的暴雨影響邊坡、公

路安全為例，水土保持技師和大地技師都

使用「降雨量」作為歸納研判的參數。但

是大地技師必須能運用土壤力學、岩石力

學、地質的學識，研究不同地區地質材料

在降雨時的反應機制；這種對土壤、岩石

材料的掌握程度，是其他科別技師比較缺

乏的。整合地質和水文之後，再依地區提

出合宜的雨量參數，所代表的意義就與純

雨量完全不同。

後記：

在整理當日採訪的錄音稿時，

還是常因李老師在訪談中的妙語大

笑。從看似無奈的大學聯考分發，

對於當年老師的敬重，與莊長賢老

師多年情誼，到異地求學生活適

應，以及任教期間對學生生活與發

展的觀察；李德河老師親切、幽默

的言詞和經驗，讓我們如沐春風。

談及大地工程專業，李老師對

實務問題有豐富經驗，比較美日學

術界的發展方向與從業態度，提出

許多值得大地技師參考的重點。

未來大地技師從業的領域是否

單單停留在台灣或華人地區，不盡

可知；但可以發展的面向將會更

廣。李老師鼓勵我們更廣泛地接觸

國外的經驗，在台灣這個豐富的地

質教室中學習，連結在地的歷史與

環境；透過公會建立專業形象，開

放地分享經驗，大地技師將能在年

復一年的沉積中，為國家社會成就

厚實深醇的貢獻。

張：大地技師從業期間如何增進專業？

李：坦白說，大家從業都十分忙碌，最好的

方式當然就是從案例中學習。如果公會

可以，徵求經驗豐富的技師，定期把自

己處理案例的經驗和同業間分享，在分

享過程中，其他的技師可以從不同的角

度來看案例，交流間自然就可以彼此提

升。


